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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俯察于天地间 运筹妙算于帷幄中
省图珍藏《历算全书》与江淮大地的历算传统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宣州（今宣城宣
州区）人。他终生未踏入仕途，似乎更愿意当个安静的学霸。他
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天文历法、几何三角等方面，一生写下
了《历学疑问》《古今历法通考》《几何通解》《方程论》等超
过 80 种著述。 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周亚寒介
绍，在这些著述中，梅文鼎对传统历法中的漏洞进行了系统梳
理，同时积极吸纳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知识，试图构建一个既保
留中西精髓、又能补其不足的崭新体系。

一传十，十传百，梅文鼎在历算方面的学霸名声逐渐在士
人圈中广为人知。 康熙二十八年（1689），梅文鼎受邀来到京
师，参加《明史》中的历志部分修订工作，受到康熙帝身边理
学名臣李光地的热情接待，入住李府客馆。 李光地与康熙帝两
人都喜爱历算之学，公务之暇也常谈论中西历算之得失，也是
两个学霸。 李光地推崇梅文鼎的学识， 真心实意地帮助梅文
鼎，后来使梅氏祖孙与康熙帝建立了人脉上的联系。 交往过程
中， 李光地告诉梅文鼎， 希望他能写一本历法方面的科普读
物，好让更多的人对这门学问产生兴趣。 梅文鼎于是以问答的
方式，写成《历学疑问》三卷，由李光地作序并出资刻印。

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李光地将《历学疑问》进呈御
览。 康熙帝一读此书，顿时被其中精辟的论述所吸引，以至于
“三复不已”，连连称赞并于其后的南巡途中，在德州运河的
船上连续三天召见梅文鼎，两人畅谈天文、数学、历法等问题。
据史料记载，康熙帝亲自抛出多个历算难题，梅文鼎均当场演
算、对答如流，甚至指出了当时钦天监所用历法中的几处细微
误差。 康熙帝大喜过望，御笔亲书“积学参微”四字匾额赐给
他，并命画工绘像留存，以示褒奖。

受到当朝皇帝的赏识，梅文鼎归乡之后自然声望日隆，四

方求学者络绎不绝。 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下诏编修大型
乐律历算丛书《律历渊源》，考虑到梅文鼎年事已高，于是点
名其长孙梅瑴成入京参与编修。 后来，梅文鼎以 88 岁的高龄
在家中安然辞世，康熙帝闻讯后，特命江宁织造代行祭奠，并
拨付银两料理丧事，给予了一位布衣学者极高的身后哀荣。

梅文鼎去世后，其著作散藏于家中。 直至雍正年间，福建
巡抚魏荔彤偶然读到梅氏遗稿，叹为观止，遂出资搜求整理，
并聘请梅文鼎的弟子、 无锡学者杨作枚负责具体校订补遗工
作。 杨作枚耗时数载，厘清篇目，补入图表，最终于雍正二年
（1724）刊刻成书，定名为《历算全书》。这部书共三十种七十
五卷，涵盖天文理论、历法推步、勾股测量、几何原本、方程算
术等众多领域， 几乎囊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中西历算知
识。 不仅成为本国学者研习天文学和数学的核心文献，还受到
朝鲜和日本等邻国的引进和推崇，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对天文与历算的探索，始终是衡量一个民族理性思维与认知高度的标尺之一。 华夏先民仰观日升月落、星河流转的轨迹，俯察草木枯荣、四时更替的节律，逐渐形成
了“观象授时”的独特智慧体系。从《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古老记载，到历代王朝设置司天监、钦天监以观测天象、修订历法，天文与历算不仅是王权正统性的象征，
更是关乎农业生产、社会生活乃至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在这条薪火相传的探索之路上，清初安徽宣城人梅文鼎是里程碑式人物。 他终身未仕，却凭借渊博的学识与坚韧的毅力，博通古今、学贯中西，以一介布衣之身将中国传统历算学推向了最
后一个高峰，是清朝公认的“国朝历算第一人”。 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古籍《历算全书》正是梅文鼎毕生学术思想的结晶。 这部古籍为清咸丰九年（1859）梅体萱据雍正刻本补刻，共 22
册，发黄的书页见证了安徽人与天文历算的不解之缘———从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的精密圭表到梅氏家族绵延数代的算学传统，江淮大地上的先贤们用他们的智慧与坚守，为中国的历算
史贡献了一块重要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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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文鼎既深谙传统算术和历法， 又精通新传入的西方数
学和天文知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石云里认为， 梅文鼎能将天文学和数学这两门学科融会贯
通， 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之间天然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研
究天文历法离不开利用数学方法对观测数据进行处理，在此
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提出计算方法；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数学和天文学自古就被视为两个具有紧密联系的知识领域，
只不过西方使用的主要是几何和三角学方法，而中国使用的
则是算术和代数方法。

梅文鼎的研学之路上师友众多，几乎囊括了清初大江南
北最顶尖的历算学者，其中既有家族传承、恩师授业，也有忘
年之交、门生后辈，形成了一个鸾翔凤集的学术朋友圈。

石云里介绍，梅文鼎的父亲梅士昌、启蒙老师罗王宾都
倾心于历算之学，梅文鼎儿时与弟弟文鼐、文鼏共同研习传
统历法，“侍父士昌及塾师罗王宾仰观星象，辄了然于次舍运
转大意”。

梅文鼎 27岁时又“师事竹冠道士倪观湖”。 倪观湖心系
大明，不愿为清朝效力，以道士身份隐居。 梅文鼎向他学习了
大量算学知识，并凭借聪慧天资和勤奋努力很快便超越了这
位老师。

此外，他还跟着倪观湖系统学习了《授时历》的演算方
法，打下了扎实的历学功底。

梅文鼎 42 岁那年购得《崇祯历书》一书。 这部由徐光
启、 李天经等人编译的西方科学巨著， 包含了托勒密、第
谷、哥白尼等西方天文学家的理论体系，以及欧几里得《几
何原本》的完整译本。梅文鼎得书后自觉眼界大开，逐字逐
句研读，将西方三角学与中国传统勾股术对照，发现二者
虽有形式之别，但本质却相通，这一发现成为他毕生学术
的转折点。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同时代的历算名家展开了深入的交
流。 他与江苏吴江人王锡阐虽未谋面，但通过书信交流切磋，
对交食推算法、 岁差理论等问题各有创见。 无锡学者杨作枚
则是梅文鼎晚年最得力的助手，梅文鼎曾亲笔为杨作枚的算
学著作撰写序言，盛赞其“研思精微”。

梅文鼎还培养了自己的孙子梅瑴成。 梅瑴成自幼随祖父
习算，康熙帝征召入京时年不过三十，他凭借祖父传授的学
问，在宫中参与编纂《律历渊源》，并将祖父的《历学骈枝》
《平三角举要》等书重新编排，刊刻了更为精审的《梅氏丛书
辑要》。

梅文鼎的门人刘允恭同样卓有建树，特别是在金星、水星
运行规律的研究上，刘允恭悟出“金水二星自有岁轮”之创
见，梅文鼎不仅将此发现写入《历算全书》中的《金水发微》
篇，还特别注明“门人刘允恭所得”，这种坦荡正直的态度，正
是其学术人格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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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梅文鼎出身于安徽宣城的梅氏家族， 这个家族自宋代以来
便人才辈出，在文学、艺术、文字学、历算学等多个领域皆有建
树。 仅从明朝开始，家族就涌现出二十多位文武进士、近五十位
武举人以及超过八十位贡生。后人评价梅氏一族为“中国族姓中
最为光荣的家族之一”。

梅氏家族的第一颗巨星， 当属北宋大诗人梅尧臣 （字圣
俞），他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其诗风平淡晓畅、含蓄深
沉，与欧阳修、苏舜钦等人共同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 欧阳修
曾以“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来比喻梅诗之耐人寻味。 梅
尧臣虽一生仕途坎坷，晚年仅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但其文学
成就却彪炳史册，对后来的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都产生了
深远影响。

明代中晚期，宣城梅氏又涌现了两位杰出的兄弟学者：梅鼎
祚与梅膺祚。 梅鼎祚（字禹金）是明代著名的戏曲家、小说家，他
早年以诗文名世，与汤显祖、王世贞等文坛巨匠交谊甚厚。 他创
作了《玉合记》《长命缕》等传奇剧本，在明代曲坛上占有一席
之地。 他的弟弟梅膺祚（字诞生）则是一位伟大的文字学家，被
誉为古代字典体例的开创者，他所编纂的《字汇》一书，大胆革

新了传统的《说文》部首体系，开创了后世字典编纂的便捷体
例，其 214部首检字法为后世《康熙字典》等所沿袭。

进入清初，梅氏家族的学术重心逐渐向历算学倾斜，梅文鼎
是将这一传统推向巅峰的人物。 除此之外，梅氏同样不乏艺术大
师。 梅清（字渊公，号瞿山）是清初画坛“黄山画派”的奠基人之
一，他与石涛、弘仁等画家交游，专攻黄山奇景，其山水画风格苍
劲古拙，烟云满纸，开创了新安画派的重要支脉。 梅清与梅文鼎
同属宣城梅氏，虽学术路径不同，却常有往来，梅文鼎曾为梅清
的画作题诗，梅清也曾为梅文鼎的书斋绘制过《勿庵图》，二人
相互激赏，成为家族中“一文一艺”的佳话。

到了清代中期， 梅氏又诞生了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梅曾
亮（字伯言），他 18 岁时拜姚鼐为师，以古文辞章闻名，与管同、
方东树、姚莹并称“姚门四弟子”。 其散文“精悍简质，清夷往
复”，对晚清文风影响很大。

宣城梅氏祠堂中有一副对联，“祖德绵长，诗书继世；宗功远
大，象数传家”，恰当地概括了这个文化家族的核心精神。梅文鼎
之所以能够心无旁骛地沉浸于历算世界， 也正因为身后有这样
一个文气氤氲、代有才出的家族作为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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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安徽这片土地对中国历算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梅文鼎
的《历算全书》上，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甚至更
早，江淮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天文学成就。

石云里指出，在今天安徽省所在的这片土地上，至少诞生过
五位中国历算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第一位是凌家滩遗址 87M4 号墓墓主， 根据石云里团队的
最新研究，他腹部出土的玉版 87M4:1 上的刻画“记录”了一套
以冬夏至和春秋分为主要时间节点，将一年分成八节、每节分成
两周、每周 22 整天的历法及其观测基础，成为显示中国节气和
历法起源的最早实物。

第二位是封地在今天阜阳市的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他墓葬中出土了一组天文相关的仪器。其中的二十八宿圆盘及
其支架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赤道式天体位置测量仪器实
物。另有一个长期被称为“不知名漆器”的物件，经石云里团队
联合安徽博物院、阜阳博物馆研究解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用
于一年节气测量量的的圭圭表表实实物物。。 该该圭圭表表展展开开后后，，在在南南北北方方向向上上利利
用用正正午午日日影影，，可可以以精精确确指指示示冬冬至至、、夏夏至至、、春春分分、、秋秋分分等等关关键键节节气气。。
更更令令人人惊惊叹叹的的是是，，其其刻刻度度设设计计巧巧妙妙地地与与当当地地纬纬度度相相匹匹配配，，其其适适
用用纬纬度度恰恰好好介介于于汉汉代代长长安安（（今今西西安安））与与汝汝阴阴侯侯国（今阜阳）之
间，这表明该圭表很可能是夏侯灶在长安为官时获得的标准测
影仪器，下葬时带回了封地。它的发现，将中国古代圭表测影的
实物证据从唐代上溯到西汉，提前了近千年。

第三位是淮南王刘安，他组织门客编撰《淮南子》，首次完
整总结了二十四节气、 二十八宿和岁星纪年等古代天文历法的
基本制度，是江淮大地上古天文理论的集大成者。

第四位是明代休宁程大位， 为珠算取代算筹成为通用计算
工具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所著的《算法统宗》，成为明清数百年
算学教育的范本，奠定了中式珠算传承根基。

第五位是清代宣城梅文鼎，是清朝公认的“国朝历算第一
人”。 梅文鼎在历算学方面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首先，他对当时已传入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进行了系

统的整理和诠释，增进了这些外来知识在清朝的流传和影响；其
次，他借用西方数学和天文知识对传统历算学知识进行整理和
研究，起到了解惑补缺、增进传承的重要作用；第三，面对当时
历算领域存在的中西之争， 他抱持着一种理性和开放的态度，
在指出《崇祯历书》等西方著作中存在问题的同时，提出了自
己的解决方案；第四，他培养了大量本土历算人才，当康熙帝准
备利用自己的权威编纂 《御制数理精蕴》《御制历象考成》等
著作以消弭该领域的中西之争时，梅文鼎的孙子和一些门人将
梅文鼎的大量工作成果编入这两部著作，使之成为清朝官方历
算学中的组成部分，为外来知识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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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徽徽博博物物院院的的汉汉代代星星空空展展厅厅

安安徽徽省省图图书书馆馆珍珍藏藏的的《《历历算算全全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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